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… ..V， 李歐梵： Lee Ou-fan
全球視野中的中國現代文學“經典”
Modern Chinese "Classics" in a Global Context
最近我在香港科技大學教了一門課，講 “現代經典”。説到“現代經典”， 
我們當年在台大外文系唸書時，現代經典是指福克納（William Faulkner) 、喬伊 




諾 （Italo Calvino) 寫過一本書 f/7e C/ass/cs? (1 9 9 9 ) 裡面有一篇很重
要的文章 “Why Read the Classics?” ，一共列了 “經典”的十四個條件。1我想 
加上一條，是馬克.吐温 （Mark Twain )説的：“ [C]lassics are books peop丨e talk 
about but never read.” “經典”就是很偉大的書，但你是從來不讀的。
31
1 Italo Calvino, Why Read the Classics? , trans. Martin Mclaughlin (New York; Pantheon, 1999) 3-9.
我今天談的是中國現代文學經典。各位都是知名學者，在學者範疇 






















後變成了 “instant classic” ，所 以 “經典”成了非常有意思的問題。在這種政治 
化的學術背景，再來探討“經典”的問題，我覺得是非常值得討論的。最近，大 
家都知道中國大陸非常喜歡做另一種排行榜，金庸先生排名第四。2二 、三十年 
前我第一次到大陸，每個人都説“魯 、巴 、茅 、郭 、老 、曹”。巴金先生最近的 
聲名應該又起來了吧，因為今年是他的百年誕辰。我當年想研究的施蟄存先生沒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3 Joseph S. M. Lau 劉紹銘，and Howard Goldblatt, eds. 77?e Co/umb/a/lnfto/ogy of Modem CWnese 
Literature ( New York: Columbia University, 1995),
4 Stanley Eugene Fish, Is There a Text in This Class ? : The Authority o f Interpretive Communities 
(Cambridge: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, 1980).
經典？或者在第三世界根本不需要提經典，因為經典牽涉到霸權的問題。經典的 
英文在這裡是canon，而不是classic或masterpiece。大家知道在美國的文化研究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」in ) 也是翻譯家，他是把中國的某些材料變為英文。我不認為他和湯亭亭 
( Maxine Hong Kingston )是一樣的，Maxine寫的是自己的傳統，她的傳統是美國 
華裔的傳統，而哈金背後的文化傳統還是中國的，而他怎樣把這個傳統用英文寫 
出來，就是有意思的問題。所以我覺得翻譯是非常值得討論的，如果沒有翻譯的 











話 ，他 説 ：“並不是我懂的西班牙文學比你們多，而是我懂的英國文學比你們 
多 ，我的英文寫得比你們好。”這就是説他對英語文學的興趣也很大，他知道英 
語的 to n e，英語的s ty le，英語的 rhythm是怎麼出來的。
目前在美國漢學界裡（我不喜歡用漢學家這個字），似乎是中國第一，傳統 
至上，除了中國以外對甚麼東西都沒有興趣。有些人可以為了一本中國小説花畢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句名言： “ I live always in the present. I know nothing of the future, and no longer 
have a past.” 5這句名言後來被一位歷史學家Hairy Harootunian引用來談日常生 







宜 ，可是看的人卻越來越少。伍爾芙的《戴洛維夫人》（Afrs. Da//〇way) ，我是用 
十九塊港幣買來的。因為我上課要用到這本書，所以讓學生也買這本書。剛好有 
一部荷李活電影《此時此刻》（作e Hours) 在香港上映，據説那本書在全香港 
的書店即刻就賣光了。雖然如此，數量並不多，可能只有一百本。（另外一本書 
是 Michael Cunningham根據伍爾芙的生平和《戴洛維夫人》改寫，向 《戴洛維夫
5 Fernando Pessoa, The Book o f Disquiet, ed. Maria lose du Lancastre, trans. Margaret JuSI Costa 
( London: Serpent's Tail, 1991 ) 5,
6 Harry Harootunian, History's Disquiet; Modernity, Cultural practice, and the Question of Everyday Life 
(New York :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, 2000),
人》致敬的書，也就是電影《此時此刻》所改編的書。）電影使得香港在那兩個 
禮拜裡出現了經典迷一一至少是迷一本 書 。正好像多年前有另一部電影《四個婚 
禮一個葬禮》 （Four l/Vedd/ngs/4ncM Funera/)上映的時候，奧 登 （W. H, Auden) 
的詩集竟然也成為暢銷書，因為電影裡面引用了一首奧登的詩。可是很少人知道 
俄國詩人約瑟夫■布羅茨基（」〇seph B rodsky)學習英語就是為了要看奧登的原 
文 。他説他不是為了英語的方便，而是他太崇拜奧登了，所以要學英文讀奧登原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要 。我甚至和學生説，現在沒有人看《尤利西斯》（U/ysses) ，你不妨先去看看老 
電影，你要是喜歡再去看英文的翻譯和改寫。換言之，我們現在研究經典所走的 
路跟我們以前學習經典的路正好相反。當年我們研究的時候，早知道經典是偉大 
的作品，四書五經是偉大的，啟蒙的時候、上學的時候，已經在聽老師講經典， 
一直到現在逐漸把經典的精髓內化到自己的心靈。現在正好相反，現在是在日常 
生活各式各樣的刺激下接觸經典，也許還要經過傳媒，像 《此時此刻》一樣。有 
了這點刺激，還要趕快抓住，希望把文本（text)從電影中拉回到文學中來，然後 
希望再從文學拉進自己的生活。
我覺得我們教書的人，甚至對於人文關心的人，都是翻譯家；把一個東西或 
文本從一個領域拉到另一個領域，對我來説，就是翻譯所背負的使命。不過我們 
現在所説的翻譯是為了我們自己人生的意義來做的翻譯。於我而言，如果經典可 
以長生不死，恐怕這就是最終結的意義。
